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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新地缘政治及应对

21 世纪初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及应对*

金 良 祥

摘 要：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东地区形成了以美国为

主导、由亲美和反美力量组成的地区力量格局。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的相对衰落、

两场反恐战争以及“阿拉伯之春”等因素推动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转换。美国主导

中东事务的能力下降，新兴经济体逐步在外部军事干预等问题上对其形成有力牵

制；地区大国借机扩大其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可望形成相互竞争和牵制的地区力

量格局；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仍在持续，宗教地缘冲突将成为该地区政治的重要特

点，中国中东外交的相互调整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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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美国的强势存在，中东

地区形成了以美国从外部主导、由内部亲美和反美力量组成的地区力量格局。

“依赖盟友促进利益和遏制敌人”以及“与我们站在一起或者反对我们”（with
us or against us）的政策和思维便是这种力量格局的主观反映。

①21 世纪初，中

东地区各种矛盾继续发展，热点问题交替升温，原本脆弱的地区秩序和稳定不

断遭到冲击，尤其是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9·11”事件之后的两场“反恐”

① See Robert Malley, Peter Harling, “Beyond Moderates and Militants: How Obama Can Chart a
New Course in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0, pp.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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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以及“阿拉伯之春”等，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

尝试对中东地缘政治转换的背景、趋势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分析。

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背景

中东地缘政治博弈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因该地区

各国国内政治和地区政治的复杂性而具有其特殊性。

（一）中东力量格局变化是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体现。毋庸置疑，美国仍

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每年军费投入仍将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仍然具有无

可匹敌的软实力，以及教育和科技优势。
①
因此，“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最重

要的国家，有能力在任何领域和任何大洲以其他大国无能为力的方式施加影

响。”
②

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在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方向发展方面的能

力已经明显减弱。”
③
两场反恐战争大量消耗了美国财政和战略资源，进一步削

弱了美国相对于新兴大国的优势地位；始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但美欧国家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新兴大国，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 58791 亿美元，

④
接近美国的一半，并成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力量对比变化诱发了国际上热衷讨论的“权势转移”，即美国

等西方“守成大国衰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成为两股

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国际格局转换进程不断向前推进。

各主要大国经济实力的消长不仅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而且对中东这一主

要大国角逐历来异常激烈的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新兴大国在中东的

利益不断增长，责任意识不断上升，参与度不断增加，美国等传统大国主导地

区局势发展的能力相对下降；另一方面，美等传统大国逐渐将原本可投入中东

的战略资源转移到在全球地缘政治大格局中日益重要的亚太地区。在资源总量

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亚太地区战略投入的增加直接导致其对中东地区战略投

入的减少。

20 世纪最后十年，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达到巅峰。“华盛顿成功地控制住

① 刘建飞：《中美“亚冷战”：特征、成因及中国的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11 期，第 39 页。

② [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

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6 页。

③ 李伟建：《中东政治转型及中国中东外交》，载《西亚非洲》，2012 年第 4 期，第 11 页。

④ 杨洁篪：《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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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地区三个最关键最脆弱的冲突领域：阿拉伯—波斯断裂带、被占巴勒斯坦

领土以及黎巴嫩。”
①
美国老布什政府 1991 年组建了包括冷战期间对手在内具有

广泛代表性的多国部队，发动了“沙漠风暴”行动，驱逐了伊拉克萨达姆·侯

赛因政权的入侵部队，解放了科威特；同一年，美国主持召开了意义深远的中

东和平进程“马德里峰会”。克林顿政府则成功实施了“东遏两伊、西促和谈”

的政策。这一时期，美国在海湾有效地遏制了地区大国伊朗和伊拉克，使两国

均没有机会挑战美国治下的地区秩序；见证巴以签署了《奥斯陆协议》，推动巴

以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还通过默认“叙利亚治下的和平”保证了黎巴嫩

局势的稳定。
②

21 世纪头十年是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从极盛到下降的过程。“9·11”事件后，

美国以反恐和反扩散为借口发动了两场战争，显示了其对中东事务无可匹敌的

影响力。但自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开始，美国便开始身陷“泥潭”而不能自拔。

奥巴马政府退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计划固然与其个人执政风格有关，但更是美

国战略资源“捉襟见肘”的体现。不仅如此，美国也未能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取

得实质进展，未能阻止伊朗发展核计划，无力掌控“阿拉伯之春”的演进势头。

美国的衰落将“进一步促进中东地区向整个世界开放，从而为中东政治向多极

化方向转型提供更多的可能，”
③
并将为其他全球性和地区性大国扩大影响提供

空间。

（二）反恐战争为伊朗和什叶派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首先，两场战争极

大地改善了伊朗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一直是限制伊朗发挥与

其七千万人口规模相对应的地区影响力的主要因素：在东面，激进的阿富汗逊

尼派塔利班政权将伊朗视为敌人，双方 1998 年几乎因塔利班杀害伊朗二十余名

外交官而爆发战争；在西面，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亦长期与伊朗为敌，

双方曾因领土和宗教原因鏖战八年。

尽管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最初乃是出于反恐和反扩散的目的，但

正如曾在中东地区从事外交工作的两位美国学者所言，“通过消灭阿富汗的塔利

班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华盛顿无意间为德黑兰清除了两个主要战略对手，

从而为德黑兰在地区内投送力量和发挥影响清理了障碍。”
④

其次，反恐战争亦为什叶派的崛起提供了机遇。什叶派主要生活在伊朗、

① Robert Malley, Peter Harling, “Beyond Moderates and Militants: How Obama Can Chart a
New Course in the Middle East”.
② Ibid.
③ 李伟建：《中东政治转型及中国中东外交》。

④ Robert Malley and Peter Harling, “Beyond Moderates and Militants: How Obama Can Chart a
New Course in the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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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巴林、也门北部山区、沙特南部地区以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部分地区，

总人口约 1.2 亿，相当于全球穆斯林人口总数的 10%，其中什叶派占人口多数

的国家仅有伊朗、伊拉克和巴林。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伊朗所代表的什叶派

力量长期处于逊尼派力量的强压之下。伊拉克战争之前，什叶派不仅在除伊朗

和叙利亚以外的国家政治中处于无权地位，而且由于地理上的相对分散而未能

整合为具有实际影响的地缘政治力量。伊拉克战争不只改变了伊国内政治结构，

而且对地区教派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伊拉克选举和政治重建的不断推进，

一度处于少数逊尼派统治之下的多数什叶派一夜之间获得与其人口比例相对应

的权力，不仅掌握了行政权力，而且在议会中掌握了多数席位。随着伊拉克转

变为什叶派掌权的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什叶派力量历史性

地实现了“从点到面”的格局转换，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地缘政治抗衡

局面得以形成。
①

（三）“阿拉伯之春”造成了中东地缘政治结构性变化。始于 2011 年的“阿

拉伯之春”打破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结构，也动摇了原本已十分脆弱的

地区秩序。首先，“阿拉伯之春”促进了中东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埃及过去一

直是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但“革命”之后，埃政治动荡，经济急剧下滑，

丧失了对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和地区组织的控制权；海湾国家则利用埃及等传统

大国无暇他顾的机会，竭力扩大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发言权，

并实际获得了对阿盟等地区组织的控制权。
②

其次，“阿拉伯之春”亦增加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地缘政治的复杂

性。伊朗积极推动沙特、巴林和也门等海湾国家国内什叶派反政府运动，将什

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推进到逊尼派海湾国家的内部；逊尼派海湾

国家则极力支持叙利亚反政府运动以阻止什叶派的上升势头。

最后，“阿拉伯之春”严重冲击了美国数十年来构筑的联盟体系。一段时期

以来，扶植并利用亲美国家一直是美国维持其在中东地区主导地位的重要手段。

尽管“阿拉伯之春”的演进在价值观层面符合美国利益，但它威胁到许多阿拉

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生存，其中便包括亲美阵线中的部分国家，如埃及和也

门，前者是亲美力量的核心之一，后者则是美国的反恐盟友。
③
上述国家旧政权

的垮台对美地区联盟体系已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国家虽处于政治重建的过程中，

① 吴冰冰：《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载《西亚非洲》，2012 年第 5 期，第 38-40
页。

② 林海虹、田文林：《海湾国家搞“外交干预”的原因及影响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

2012 年第 6 期，第 20-21 页。

③ 刘中民：《中东变局与世界主要大国中东战略的调整——兼论中国的中东外交》，载《西

亚非洲》，2012 年第 2 期，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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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尚未定型，但多元化将成为其外交取向的重要特点。

二、未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展望

随着美欧等传统大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能力下降，新兴大国和地区性大国

的影响将相应上升；与此同时，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亦将上升，地

区地缘政治将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一）新兴大国将成为美国单极秩序的主要牵制力量。由于过度扩张的政

策极大消耗了美国自身的国力，其他大国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均衡

化过程中不断积累实力，美国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在中东地区长期不可挑战的地

位。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式微，无论是由于其战略资源的捉襟见肘，还是出于

战略东移的需要，都客观上为其他大国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

2002 年，小布什政府提出中东和平进程路线图计划，并最终形成包括美、

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有关中东问题的四方会谈机制。如果说该“四方

机制”只是小布什政府在面临国际社会强烈批评的情况下对其单边主义政策的

微调的话，那么 2006 年有关伊核问题“六方机制”的形成，则意味着美国不得

不承认和尊重其他大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发言权。
①
换言之，美国不得不放弃其在

某些重要中东事务上的垄断性主导权，事实上接受了其他大国，特别是中俄等

新兴经济体分享其主导权。

美欧等传统大国与新兴经济体在伊核以及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涉及双方分

别坚持的“干预的责任”和“负责任地干预”原则
②
，它体现了两者地缘战略利

益的不同。新兴经济体虽尚未能在重大地区问题上提出成熟的抗衡主张，但相

互间的协调和配合已实质性地牵制了美欧对地区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2011 年

10 月 4 日和 2012 年 2 月 4 日，中俄两度联袂否决反映美欧等传统大国意图的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排除了西方国家合法干预叙利亚国内事务的可能性，表明

中俄已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单极秩序的牵制力量。

近年来，埃及等转型国家一改前政权过于追随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政策，转

而实行外交多元化方针。这固然是其新政治力量外交理念变化的体现，但也在

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大国影响力下降和新兴大国影响力上升的新现实。埃及

新总统穆尔西将中国而非美国作为其中东地区之外的首访国，其原因大抵正在

① 金良祥：《奥巴马政府伊核政策调整探析》，载《外交评论》，2009 年第 5 期，第 92-93
页。

② 阮宗泽：《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3 期，

第 9-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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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相对于遭受危机影响的美欧国家而言，中国更有可能在经济援助等方面

为埃及经济重建提供有力支持。

（二）中东地区可能形成埃、土、伊（朗）及海合会国家等组成的地区四

极格局。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形成了以对美态度为界限的两大松散阵营，即

亲美和反美阵营，或温和与激进力量，前者主要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

科威特、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等，后者主要包括伊朗、伊拉克、

利比亚、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等。这一格局的形成，既是

美国强势存在这一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美国因政策需要而进行主观建构

的产物。

尽管由于历史惯性，亲美和反美作为地区政治的基础动力，不会因美国的

相对衰落和战略资源的转移而立即减弱，伊朗等激进国家仍将继续高举反美大

旗以扩大地区影响，但各地区大国和主要力量的自主意识将进一步增强，参与、

影响甚至主导地区事务的雄心将进一步增长。

无论就人口数量，领土面积，还是就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而言，埃及、土

耳其和伊朗都是中东主要大国，其中埃、土、伊朗三国各自人口总数均超过七

千万。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则更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地区和国际舞

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上述四支地区力量不仅未能在地

区事务上发挥与其实力相应的作用，而且也未能形成有意义的互动。美国影响

力的下降将为上述四支力量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机会。中东地区可能形成埃土伊

以及海合会国家相互竞争和掣肘的四极格局。

一方面，上述四支力量各有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不可能放弃其影响地

区事务的机会。埃及是中东和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内政外交理念成

熟，且因毗邻巴勒斯坦而在巴以问题上具有传统影响，仍将是中东不可忽视和

不可缺少的力量；土耳其仍将会借助其北约和穆斯林国家双重身份，并积极利

用巴以、伊核以及叙利亚等热点问题扩大影响；沙特等海湾国家拥有丰富的财

政和资本资源；伊朗则仍将是各什叶派力量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诸地区大

国由于自身缺陷，均不具备单独主导地区事务的能力。埃及将在未来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不得不忙于国内政治和经济重建而不可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外交领

域；由于奥斯曼帝国 200 年的“残暴”统治，土耳其难以在心理上得到阿拉伯

民族的认可，且因地理上远离中东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而难以发挥更大作用；

沙特等海湾国家虽有较强经济实力，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滞后性仍将严重制

约其发挥作用；伊朗则仍将被海湾逊尼派国家视为主要威胁和地区秩序的破坏

者而非建设者。

巴以问题是阿拉伯—伊斯兰认同政治的基础，围绕巴以问题的角逐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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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体现了上述四支力量相互竞争的态势。伊朗一直在政治、道义和物质上

给予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强有力的支持，甚至不惜以与西方国家恶化

关系为代价屡屡发表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言论，试图以此掌控巴以问题演进的方

向；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不仅曾在达沃斯论坛上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公开就巴

以问题进行辩论，而且在以色列袭击向加沙地区运送救援物资的“自由船”问

题上坚持强硬立场，试图以此获得更多关于中东事务的发言权，争取中东各国

民众对其中东穆斯林国家身份的认同；埃及紧邻巴勒斯坦，且在巴以问题上具

有传统影响，即使在国内爆发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放弃其在巴两派和解

及和平进程问题上的影响力；为削弱伊朗在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沙特

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近年来亦增加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力度，卡塔尔与哈马

斯领导之间的互访则是最近的例子。

（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地缘政治将向深度发展。
①
由于近代西方

殖民主义以及当代强权政治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之间

的矛盾一度被淡化且处于中东地区政治议程中的次要位置。然而，“宗教并不只

是关于上帝和救世主的故事，也是决定人类群体之间边界的因素。”
②
以沙特为

首的海湾逊尼派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分野一直存在，并始终是影

响地区格局的潜在因素。美国学者瓦里·纳斯尔（Vali Nasr）2006 年曾经指出，

“正如基督教内部冲突塑造了欧洲的政治一样，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亦

将塑造伊斯兰世界以及泛中东地区的历史。”
③

如前文所述，伊拉克战争直接导致什叶派弧形地带以及两大教派相互抗衡

局面的形成。由于伊拉克是以阿拉伯为主体民族和什叶派信徒占多数的国家，

伊拉克不仅已经而且仍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什叶派和海湾逊尼

派国家竞相争夺的焦点。近年来围绕伊拉克阿盟峰会主办权的争议便是上述矛

盾的集中体现。自新政权诞生以后，伊拉克一直将主办阿盟峰会视为关乎其国

家正常化进程的外交重点，但直到 2012 年，由阿拉伯逊尼派国家把持的阿盟一

直予以拒绝。阿盟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什叶派掌权的伊

拉克所推行的亲伊朗政策的强烈不满，并非其所公开声称的安全保障问题。

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固然在于国内尖锐的矛盾，但更是由于逊尼派和什叶

派之间的教派地缘政治。虽然巴沙尔政权因不具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而面临

合法性危机，但实行君主制的海湾国家似乎并没有理由予以指责。逊尼派海湾

① 吴冰冰：《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

② Vali Nasr, The Shia Revival,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6, p.23.
③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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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积极支持叙境内外反政府力量，并极力主张通过外部军事干预推翻巴沙尔

政权，其基本原因则是巴沙尔政权与什叶派伊朗结盟的外交政策。叙利亚局势

的发展趋势将成为影响逊尼派与什叶派抗衡态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并将成为两

派争夺的焦点。如果阿萨德政权能够坚守，那么伊拉克战争之后什叶派力量“成

面成带”的格局将继续维持，伊朗依旧具备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甚至与美国等西

方国家进行抗衡的资本；相反，如果叙利亚因政权更迭而成为逊尼派掌权的国

家，那么什叶派将不得不重归守势，伊朗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一个有着七千多

万人口且胸怀地缘政治抱负的伊朗，绝不会坐视巴沙尔政权陷入危局而不顾。

另一方面，面对伊朗近年咄咄逼人的攻势，沙特等海湾国家为改变这种不利局

面，绝不会轻易放弃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意图，并将继续为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

供精神和物质支持。

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亦将成为双方博弈的重要领域。“阿拉伯之

春”期间，伊朗极力利用巴林、也门、沙特等国家的什叶派反政府运动，将什

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对峙的阵线推进到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内部。双方围绕巴林国

内局势演变展开了激烈角逐。2011 年，为维护巴林逊尼派君主统治，沙特等海

湾国家不惜直接出动军事力量帮助巴林平息事态；而伊朗则为主要由什叶派组

成的巴林反政府力量提供政治、道义和舆论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逊尼派与什叶派间的矛盾植根于伊斯兰教产生初期，其发

展有其历史逻辑，但也是当代中东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一，教派矛盾被强

化以及教派矛盾话语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恰好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利

用分歧组建反伊朗阵线的战略；第二，海湾君主国试图以突出教派矛盾的方式

巩固自身统治。
①

三、关于中国中东外交的若干思考

可以预见，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转换以及各类矛盾的发展将使地区局势更加

动荡。维护国内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仍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中国亟须高举和平正义旗帜，增加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投入。

（一）中国亟须顺应中东和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大势，利用

中东地区格局转换的机遇，实施更为主动的外交。一段时期以来，尽管中国在

中东问题上恪守和平正义的原则，并在巴以热点等问题上积极发挥“劝和促谈”

① 吴冰冰：《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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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但由于在中东的国力有限，中国不得不在具体中东事务上保持总体超

脱的政策，即除了在重大问题上表达一些原则立场并为矛盾的有关方提供政治

和道义支持外，中国一直慎重参与具体问题。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指出，

“超脱和不卷入几乎是近 20 年来中国外交的一条不成文的原则”
①
。

进入 21 世纪，国内国际形势一日千里，总体超脱的政策面临越来越多的挑

战。一方面，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日益增加，超脱并不符合中国维护和扩大利益

的现实需要。“经济上，中东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能源供应地、重要商品劳务出口

和工程承包市场；安全上，中东‘三股极端势力’通过中亚、南亚向中国西部

地区的渗透，构成中国西部边疆稳定的潜在威胁”
②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综

合国力的上升，超脱政策不能满足包括西方传统大国和中东国家在内的国际社

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要求和期待。

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转换既对中国提出了责任要求，也为中国实施更为积极

主动的政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第一，美国对中东投入的减少必然导致中

东进入后美国时代，地区各类矛盾趋于尖锐，包括传统与现代、民间与政府以

及逊尼派与什叶派等矛盾各方均希望中国投入更多外交资源，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美国对中东战略投入的减少以及影响力的下降，必将为包括新兴经济体

在内的其他主要力量在该地区发挥作用提供更大空间；第三，中东国家的外交

多元化取向为中国扩大影响提供了机遇，遭受“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国家所面

临的经济困难尤其为中国通过经济支持加强双边关系提供了契机。

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力量应成为中国扩大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借助力量。任

何国家都难以仅凭自身实力在全球化日益加深以及发展均衡化的世界发挥更大

作用。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参与重大全球和

地区问题。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在包括中东在内的诸多热

点问题上持类似立场，应成为可供中国借助的力量。
③
事实上，2012 年金砖国

家峰会发表的《共同声明》有相当大篇幅论及叙利亚危机等中东热点问题
④
，意

味着金砖国家间的协调配合已初步成型。作为金砖国家中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

国家，中国理应在金砖国家力量整合过程中发挥相应作用。巴勒斯坦问题应成

为中国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的切入点。21 世纪初期，伊拉克战争、伊核问题、

① 华黎明：《伊朗核问题与中国外交的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61
页。

② 刘中民：《中国的中东热点外交：历史、理念、经验与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42 页。

③ 阮宗泽：《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

④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德里宣言》，第 21～22 条，新德里，2012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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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以及叙利亚危机相继爆发，巴以问题一度被边缘化，甚至被国

际社会忘却。然而，以色列的“铸铅行动”和“防务之柱”以及阿拉伯—伊斯

兰世界的强烈反应表明，巴勒斯坦问题仍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认同政治的基

础。因此，无论是伊朗、沙特、埃及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还是俄罗斯等地区

外大国，无不借助巴勒斯坦问题维护其在中东政治中的地位。中国一直信守支

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的承诺。进入 21 世纪，中国仍需在政治、道义和舆论

上坚守承诺，加大投入。

（二）中国需要实施更为平衡的中东政策。随着传统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竞

争、地区力量之间的角逐以及两大教派之间宗教地缘政治的发展，中东地区各

种矛盾将更趋尖锐。为维护利益，中国需要实施更为平衡的政策。

第一，中国似可秉持牵制与合作兼顾的原则处理与传统大国在有关中东问

题上的关系。2011 年 10 月以来，中俄数次联袂否决了美欧等传统大国热衷推

动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一些人士据此推断两大阵营将围绕

中东问题爆发“新冷战”。然而，“相互依存是当前国际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根本

区别，也将决定今后国际关系的演变方向”
①
。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只有军事

安全上的零和博弈而无经济贸易往来的国际条件已不复存在，中俄与美欧之间

不可能重复冷战历史。美欧国家坚持从外部干预叙利亚国内政治危机，不仅是

其破坏包括主权在内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故伎重演，而且包含以民主推广扩大地

缘政治利益的深刻战略意图。事实证明，西方大国政策非但未能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反而成为地区不稳定的罪魁祸首。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理应与俄罗斯一起反对西方的“新干涉主义”，并从外部牵制其军事干预叙利亚

事务的政策。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并非只有地缘政治，全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

的相互依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与美欧等

传统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且在不扩散以及“确保中东地区能源资源

以合理价格流向国际市场”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

中国，都应将管控分歧作为处理彼此关系的重要原则。作为正在发展的大国，

中国尤其需要重视以合作和共赢的方式处理与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关系。即使在

西方仍抱持冷战思维的情况下，中国亦需要争取合作。对抗只能造成中东局势

的进一步恶化，并损害世界各国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尼尔·弗格森指出，如果

中美“分道扬镳，我们将就此告别全球化。”
②

① 乐玉成：《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十点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2
页。

② 转引自[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

秩序时代》，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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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亦需在中东有关问题上实施兼顾矛盾各方的政策。21 世纪以来，

中东国家国内和地区政治力量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政府与民间、宗教与传

统以及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更是不断激化。为更好地在此背景下维护利

益，实现战略意图，中国需要与各方均保持良好的关系。

中国反对外部干预中东国家内部事务乃出于中国坚持不干涉主权原则的需

要，并无其他意图，但中国需要明确其支持中东国家政治发展和进步的承诺，

以避免造成中国外交“重政府轻民间”的印象。在伊核问题上，中国主张通过

外交谈判而非制裁和军事的方式解决，但需要同时通过外交手段争取逊尼派、

海湾国家理解中国主张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权威的承诺，以免造成中国

外交“重什叶派轻逊尼派”的误解。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Geopolitic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JIN Liangxiang

Abstract The US became the unique super power after the Cold War, and the
Middle East reasonably turned into a region dominated by the US and divided into
the two camps of pro-American and anti-American forces.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witnessed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US, the two counter-terrorism wars and
“Arab Spring” as well, which all had facilit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geopolitical structure. The US no longer has the capability to dominate regional
affair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newly emerging powers have collectively become
a balance against the US in the issues lik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Regional
powers are taking advantages of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their roles while
competing for influences. Conflicts between Sunnis and Shia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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